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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路  
公元 2001 年元月 8 日，天刚蒙蒙亮。  

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对任何事都有预感的易军，已经在死号里第十八次整理自己的

“遗容 ”了，他将已写好的遗书放在旁边，盘腿一坐，等待着。  

“哗啦 ”，铁门闩子一响，黑色的铁门敞开。  

“易军，出来。 ”郑副所长严肃地紧绷着脸，在他后面站有两个全

副武装的法警。  

易军笑了笑，对被惊醒的另一个死刑犯二头说了一句： “兄弟，

哥哥先走一步了。 ”他走出死囚牢房时，又转身故作轻松地对两个陪

号道谢： “有劳二位，辛苦了。 ”  

两名法警按着易军的双肩，随着脚镣有节奏的拖拉声，走过三道

警戒线，来到讯问室门前。走进室内，易军紧紧地盯着女书记员漂亮

的脸，漫不经心地回答着面无表情的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的讯问： “姓

名？ ”  

“易军。 ”  

“年龄？ ”  

“三十六岁。 ”  

……  

随着法官一项项的讯问，易军非常清楚，执行法官要在这里对他

验明正身，履行最后一道手续。  

此时的他意识到自己往日所谓的坦然面对，在法官的庄严宣读声

中，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虽然双腿剧烈的颤动，大脑几乎一片空白，

但他仍然下意识地挺了挺胸，想记住法官宣读的法律文书的每一个字。

在他看来，人只有到了这种境地，才会发现文字可以给予很强的生命

诱惑，他记住了法官抑扬顿挫发出的每一个字：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

法院批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裁定即为批准被告人易军死刑，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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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裁定，并遵照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下达的执行死刑令，

对被告人易军执行死刑。请你签字。 ”  

签字、按手印、照相、验明正身、递上遗书……易军刚刚解脱十

几斤重的戒具的束缚，全身上下顿时觉得轻飘飘的，随同其他七名同

样执行死刑的囚犯，上了戒备森严的囚车。  

警车长鸣，沿途的街景一晃而过，汽车、自行车、熙熙攘攘的人

群，一古脑甩到了后面。  

警车停住了，他前面的死刑犯瘫在车上，被法警像死狗一样推下

了车。  

“真他妈的没劲。 ”易军心里骂着，未等法警推他，便敏捷地跳下

了车，地很硬，双脚落在地面，脚板生疼。  

刑场周围，负责警卫的法警，一个个荷枪实弹、表情肃穆地在警

戒线上站得笔直。  

易军斜视了一下泛着乌黑光亮的枪身，知道待会儿子弹就会从那

里射出，结束他的生命。  

死刑犯被一个个往前拖着，清脆的枪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很快也

很有节奏。  

轮到易军了，他不想跪着死，挣扎了几次没有结果，也就在这个

瞬间，他才明白邪恶在正义面前是别无选择的，跪着，是正义给予邪

恶最好也是最后的一个姿势。他想在倒地的一刹那，在子弹从后脑穿

向额头的瞬间微笑一下，然而，子弹穿透大脑的速度太快了……  

北京华夏公墓，四块花岗岩墓碑静静地耸立着。一辆加长的卡迪

拉克，闪着贼亮的车身，缓缓地开进了公墓。车门打开，走出一位英

俊男人，在他后面紧紧跟着三个绝色佳人，虽然她们身着素装、神情

悲伤，仍不失超凡脱俗的美艳。英俊男人用残缺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用

金字书写的 “易军 ”二字，低低地发出声音，生怕吵醒地下熟睡的亲密

朋友： “哥们儿，我将你放在姥姥的旁边，以了你生前的心愿。在你

旁边的这位，是英子，替我在地下照顾好她。我也给自己留了个地儿，

到时候咱哥俩再相聚。咱先闹口儿，我琢磨你肯定馋了，来几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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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递上两瓶茅台酒，英俊男人打开瓶盖，一瓶摆在碑前，自己对着

一瓶瓶口仰头畅饮说： “哥们儿，我知道你，甭管什么都要最好的，

这酒绝对是真货……你现在踏实了，弟兄们呢？还得人模狗样地活下

去。人一生对错全都得死，对也好，错也罢，人，天生是贱种，插哪

块地，就长什么样的苗，结什么果……”  

份儿，是人自己拔出来的  
西直门外的莫斯科西餐厅，宏伟壮观，高贵典雅，富丽堂皇。吐

血的价格，让刚刚开放的一些北京的老百姓们望而生畏，叹为观止。

号称 “老莫 ”的它，却是四九城各路玩主儿们消遣、露脸的好去处，山

吃海喝的场面，圈子（注：圈子——女玩主的 “雅称 ”，行话。）的盘

儿（注：盘儿——女玩主的容貌，行话。）、条儿（注：条儿——女

玩主的身段，行话。），众多的哥们儿姐们儿，是衡量玩主儿们实力

的体现。  

二十二号桌坐着西城新街口的一帮人，英子娇艳漂亮的脸高昂着，

一手搂着老华子，一手往自己嘴里塞着沙拉，人称 “一站三 ”的她，一

手利落的绝活，无论是 “屁门（注：屁门——偷盗行话。）”，还是 “天

窗（注：天窗——偷盗行话。） ”，从没失过手，盘子又亮。但这是

个生事儿的主，出道也早，跟了好几个玩主儿，为她大打出手的碴锛

儿（注：碴锛儿——行话，打架。）还真不少。英子喝了口啤酒，头

一歪，嘴巴往上一翘，旁边的黄三赶紧递上一棵凤凰，打着了火，英

子熟练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朝上方吐了一个很规则的烟圈，对华子说：

“哎，今儿弟兄们抓分八十多张（注：张——行话，一张十元人民币。），

踢飞子（注：踢飞子——行话，偷自行车。）十七辆，就这些成绩，

还行，说得过去。 ”  

“炸（注：炸——行话，出事没有。）了没有？ ”  

“点子挺正，不算背，第一份货是我出的，整个一个傻×，洗完的

皮子我给塞了回去，丫挺的还色迷迷冲我笑呢，男人，都这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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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出状元，西城出贼，而且偷得都特别好。干这行偏门的，也

特讲究，划分地盘，各干各的，有时候，机不逢时，撞上了，互不干

涉，高手也相互不服，经常比试手艺，慢慢地各路各号也就叫出来了。  

老华子，差一年五张（注：五张——行话，五十岁。），他的叔

叔就是一个大盗，解放前，让国民党给毙了。他叔一辈子没孩子，就

留给华子这么一份绝活儿，这主为人奸诈，能算计，是这行当的精英，

手底下百十号徒弟加兄弟都挺服他，英子更是以身相许，挂在一起也

两年多了。  

英子还报着账，南城毕老五带着二十几个人，哗啦啦地占了十九、

二十号桌。  

毕老五一米九的大个儿，这脑袋瓜儿比一般人大一个半，老榆树

皮似的糙脸，焗熘着是落下三十六刀的民主集中制，打出来的名声，

管叉、喷子都跟自己的儿子一样，睡觉都不离身，他那两只蒲团大手，

能抓六块砖，一副对眼，只要往上一翻，玩完了，今儿谁又得倒霉。

北京城上万条胡同，上万个痞子，上万个玩主，每天发生着大大小小

的碴锛儿，碰上死磕的大架，不管他是哪的，毕老五出面铲事儿了，

各路人马都还买他的面子，人家是头份儿老炮了，为哥们儿两肋插刀，

自己的兄弟容不得半点委屈，任何时候都是冲锋陷阵。凭什么让人服，

事儿做到家了。他回头冲老华子拱拱手： “华子，呆会儿过去啊。 ”  

刚落座，毕老五的拜把子兄弟，东单宝子、天桥的小八戒各带着

三十多口子，分两拨，也坐在了十一号、九号、六号、二十三号桌。 

“五哥……”  

“五哥……”  

一阵杂七杂八的乱叫，餐厅的音量一下就高了起来。  

“把啤酒给他们上上。”毕老五的一句话，这几十口子没人言语了，

他又吩咐立在旁边的宝子： “菜也上吧，多要点冷拼，酒管够。 ”  

“哎，大哥，别管他们丫挺的。 ”八戒说。  

说着的当口儿，一股凉意立马袭了过来，大厅的门向两边拉开，

一辆轮椅被人推了进来，只见在轮椅上坐着的是一位满头银发、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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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的老太太；推着轮椅的人，令所有的人眼睛一亮：笔挺的将校呢，

贼亮的马靴，配衬着一个少年一米五几的个儿，轮廓分明的脸线，棱

角分明的嘴唇，一双炯炯有神的大黑眼睛，一只粉雕玉砌的鼻子在脸

颊上搭配得是那么恰到好处。  

这小哥们儿的眼皮要是往上抬，嘿，无论哪一类女人，都会献上

一往深情的。  

英子不安分地站了起来： “我操，够份儿哎，看着真舒服。 ”  

旁边老华子的脸一下子挂了下来。  

少年将老人推到八号桌，坐在了首位。更令人叫绝的是，八个同

样与少年一样着装的人一边四个，分列于桌子两边，笔直地目视前方。 

玩主儿们虽然说历经大小场面，久经风雨，今儿这场面，可真是

刘姥姥进大观园——头一遭。  

所有脑袋，不约而同地往八号桌集中。  

“军子坐下吧。 ”老人家慢声细语地发了一句话。  

“谢谢姥姥。 ”回答的声音不大，足显少年对老人的那份爱戴和孝

顺。他的右手掌轻轻往下一压，八个少年齐刷刷地端坐在高背椅上，

手放在膝盖上，坐姿端正，目不斜视，与这些玩主儿形成了很大的反

差。  

大厅经理刘大同，在老莫干了近二十年，什么人物、场面没见过？

心中也不禁为今儿这些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啧啧称奇，他从服务员手中

接过菜单，亲自走上前： “您好，欢迎光临，您几位都用些什么？ ”  

“您好！请您将贵餐厅俄式大菜，无论冷热安排六十道菜。菜单

由您来定，另外，请面点师傅制作一个大蛋糕，两行字：六十大寿，

长命百岁。姥姥，谢谢您的养育之恩。拜托了。 ”少年望着刘大同迷

茫的眼神，笑了笑，一抬手，旁边的少年从一个精致的公文包中，拿

出三叠人民币往桌上一放： “您放心，这个不成问题。 ”  

美男子用手一丈量，立起来的手掌刚刚盖过钱的厚度。  

刘大同愣了一下，赶紧上前一步： “我马上安排。 ”  

少年微微一笑道： “希望您不要让我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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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望着八号桌少年们的一举一动，厚厚的人民币，玩主儿们

紧紧地盯着，谁心里都不平静， 70 年代末期，随身带着万八千的，

又这么张扬，这样的豪气和消费，您说，谁信呀？然而，这一切就发

生在玩主儿们眼皮底下。  

英子兴奋的脸上泛着红红的颜色，老华子的手在搓来搓去，毕老

五太阳穴上两根青筋往上一跳一跳的，宝子抽完的烟蒂烧着了手一点

知觉都没有，小八戒伸长的脖子晃来晃去。  

随后来的海淀四青子、东坝河的小德张、北新桥的民子、前门楼

子的高老四、太阳宫的贾月、大红门的二虎、酒仙桥的小义子、永定

门的大棒槌，各路的诸侯，都被这惊人的一幕所吸引。  

“大哥，掐架的人来了。”一声很粗的声音，使玩主儿们转过身来，

这是八戒的兄弟淘气，五大三粗的跟板爷没什么两样，这一嗓子，满

世界都听见了。  

更神奇的事发生了，从大厅进来的，也是九个少年，不同的是，

都穿着一身察蓝（注：察蓝——当时的时尚服装。），一样的寸头，

个个都透着一身精干，为首的少年更有着说不出的霸气：四四方方的

国字脸，一道粗粗的眉毛足有两厘米，深邃的眼睛，时时让人感觉到

一股煞气，早熟稳健，咄咄逼人的气质表露其间。  

“真他妈的，是个人物。 ”英子又激动起来。  

老华子的脸不经意地抽动了一下。  

少年稳稳地一坐什么话也没说，一挥手，八个男孩散坐在两边。 

女服务员不敢走上前，刘大同心里直嘀咕： “今儿怎么了，真够

开眼的。 ”  

“您要点什么？ ”  

“十八升啤酒。 ”  

“其他要什么？ ”  

“不要。 ”  

刘大同带着疑惑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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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时候，玩闹们注意到没有：穿察蓝的少年与穿将校呢的

少年眼光对到了一起，都没有说话，只相互点了一下头，很轻，可能

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这一含义。  

暴脾气的淘气刚要跳起来，被毕老五拦下。  

大厅内很安静。  

各桌的酒、菜一道道上来了，穿将校呢的少年将一道道菜敬到老

太太的碟中，并耐心地教老人家使刀叉的方法。  

穿察蓝的少年默默地喝着扎啤。  

毕老五连抽了两支烟，已经点着了第三支。  

老华子的眼皮时不时往上翻着。  

英子的眼睛始终就没离开两少年，一会儿瞄瞄这个，一会儿瞄瞄

那个。  

其他的人各自吃着，喝着，看着这一切。  

过了得有二十多分钟。  

穿察蓝衣服的少年，一个人径直向毕老五走去，所有人的目光都

转向了十九号桌，毕老五的手下都往书包摸去，别说，今天在场上的

家伙少不了。  

“您是五哥？ ”  

毕老五傲慢地点点头。  

“我叫兆龙，没名的小崽。 ”  

“你还知道小崽，摸到老虎头上来了！”沉不住气的宝子嚷嚷起来。  

毕老五摆了摆手： “听他说。 ”  

“五哥，这天大了，谁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北京城您有一号，但

架是一天一天打下的，事儿是您哥们儿仗义做出来的，凡事都得占理，

真正的流氓混蛋不混理。 ”  

“你他妈的说谁呢？ ”八戒急了，要往上冲。  

毕老五不耐烦地给了八戒一个嘴巴： “听他说。 ”  

“你兄弟淘气手下的小立本儿，不但打冯大妈的儿子，还要占人

家的便宜，一个女人家，孤立无援，还要受凌辱。欺负孤儿寡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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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玩儿的人做的事吗，兔子都不吃窝边草。人，我打了，耳朵割

了，冯大妈的事我管定了，什么道，您划，我接着。 ”  

“小崽，这么多年了还真听不到有人跟我这样说话了，有种，立

本儿的事是不对，不是爷们儿，我可以保证，你冯大妈从今儿起没人

敢动她。我毕老五说话一个萝卜一个坑，砸得死死的。可话又说回来

了，小立本儿不对，这我承认，但他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再不对，

打狗得看主人，崽儿，你也够狠的，立本儿的耳朵让你做了，切他就

是切我，没想到你敢来，你得有个交代。 ”  

“交代怎么讲？ ”察蓝衣服少年问。  

“你自己也切个物件下来，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你敢吗？ ”毕老五

杀气腾腾的气起来了。  

“五哥，耳朵不可能，兄弟还想留个人样，手行吗？ ”  

“豪气冲天啊，自古英雄出少年，有种，手是吃饭的家伙，五个

指头剁仨，留下俩，抽烟用，怎样？ ”  

淘气不服气地站出来： “五哥，不行！ ”  

“这儿他妈的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毕老五道。  

察蓝衣服少年兆龙道： “拿刀来。 ”  

英子急道： “真剁呀？ ”  

老华子骂她一句： “别他妈多嘴。 ”  

兆龙的小兄弟递过一把刀，瓦亮瓦亮的匕首。开了刃的刀锋利无

比。  

各桌上玩闹的闭上了嘴，吃饭的放下了刀叉，一片寂静，鸦雀无

声，无数人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兆龙手中的刀。  

兆龙抬起头，与对面穿将校呢的少年眼光对在一起，很自然很平

和的目光。  

手起刀落，三个手指分离了兆龙的手掌。鲜红的血溅到了淘气的

脸上，静静地散落在地上，这一切不超过两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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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在场的人反应过来，兆龙又反手握着匕首，照自己的大腿就

是两寸深的一刀，身子晃了一晃，用力一扬，随着刀子的拔出，血涌

了出来，不止地往下流。  

餐厅里响起了兆龙有力的声音： “五哥，各位哥们儿，这多的一

刀，是给五哥，也是给你们瞅的，不要老觉得自己牛×，有份儿，份

儿是人拔出来的。北京城深了，给自己留条路，做得正点，流氓得有

个流氓样，别让人看扁了。五哥，兄弟欠个情，记着呢，后会有期。”

转身对自己兄弟说： “结账，咱们走。 ”  

“兆龙哥，咱们的账对面穿呢子衣服的哥们儿结了。 ”  

兆龙艰难地转过身拱手算是答谢，两个人什么都没说，相视一笑。 

傻呆了一会儿的毕老五，大嗓门响了起来： “来人，快他妈的送

医院，全去，谁他妈的也别落下，全去。 ”  

在兆龙被毕老五的兄弟架出去的当口儿，穿将校呢的少年三步赶

五步，走到兆龙身边，小哥俩双手一握： “易军，灯市口的。 ”  

“兆龙，天坛四块玉的。 ”  

老莫这精彩的一幕，第二天便传到了全北京城街头巷尾的玩主儿

的耳朵里。  

兆龙和易军，都是属龙的，1964 年生人，这一年正好都是十五岁。  

碴锛儿在继续  
转眼四个月过去，兆龙谢绝了毕老五要他当他兄弟的请求，又回

到了自己哥们儿的中间。  

兆龙也同样忘不掉八戒恶毒的目光。  

这不，心里想着的事，这就来了。  

胡同西口的二来子跟几个小痞子，提着一个双声道的三洋录音机，

穿着喇叭口，足有三尺二寸长的裤子，戴着贴有商标的蛤蟆镜，人五

人六地晃着进了天坛公园。  

声音放到了最大音量，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响彻云

天，真够招眼的，也够惹是非的，玩就玩吧，还磕婆子（注：磕婆子

——行话，耍流氓，找女玩主鬼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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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去，仨小丫头，穿着扣鞋，梳着两刷子，板绿裤子，一人

挎着一个军挎，互相骂着，叽叽喳喳，整个一个小骚×。  

“走，磕丫挺的。 ”双棒儿的大面，冲了上去。  

“嘿，姐们儿，在一起玩会儿哎。 ”  

“你们哪儿的，有 ‘替 ’（注：替——行话，钱。）吗？ ”  

“就前面家门口的，抽烟吗？ ”真是有什么样的哥哥，就有什么样

的弟弟，二面也凑了上去。  

一棵带把儿的牡丹烟还没递上去，二面就挨上一个大耳贴子，打

得二面眼前直冒金星，好家伙，一下子围上来十几个。  

“小×崽子，不学好，刚多大就磕上婆子了，不知道你大爷我，盯

了有半天了，不管你们丫哪儿的，把兜里的钱掏出来，然后赶紧滚蛋，

听见没有！ ”  

看看人多势众，聪明的二来子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掏出仅有

的二十多块钱，往地下一扔，扭头就跑，其他的人一看，都撒开丫子

颠了。  

二来子跟兆龙是发小儿，自从兆龙的名头一起，着实风光不少，

哪受过这个气，太跌面了，他直奔兆龙家跑去。  

兆龙仗着年轻，身子骨恢复得很快，正跟着他的哥们儿秋蛋、良

子、爬爬、大黑聊着，一壶茶刚泡上，二来子就气喘着进了门。  

“兆龙，哥们儿今儿跌了，本想跟几个小丫头玩玩，十几个人把

我们给劫了，二面挨了揍，把我们的钱也洗去（注：洗去——行话，

抢去了。）了。 ”  

“人呢？ ”兆龙问。  

“可能还在天坛里。 ”二来子说。  

“走。 ”兆龙眼一扫，秋蛋们就明白了，拍了拍各自的家伙，一起

走出门。  

天坛这帮人是八戒的把子兄弟启明带的，钱也抢了，小婆子也拍

上了，哥儿几个围着坐了一圈，啤酒、粉肠、面包堆了一地，正搂着

仨丫头片子，你一我二划着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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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一手摸着一个小婆子的脸，一手正吹着啤酒瓶，酒还没咽下

去，一个冰冷的东西已经顶住了他的后脑勺。  

一把刮刀，一用劲，刀尖穿过掌心，死死地钉在地上，钻心的疼，

浑身上下一个劲地颤。  

不用想，这杰作、这狠劲，只有兆龙做得出。 “动手。 ”  

几个小老爷们儿，对已无抵抗能力的启明发动了暴风骤雨般的进

攻。  

轮番的大嘴巴子，左右的凶猛拳击，落在了脸上，大飞脚也用上

了，无数次的踢打，脸肿了变形了，不但鼻血流着，眼睛也在流血。 

启明的兄弟们傻了，玩了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残酷的

打斗，真是不敢上前一步。  

这场暴练持续了二十分钟，启明的脸，渐渐地耷在地上，只有出

的气，没有进的气。  

兆龙一摆手，小哥几个住了手，他往地上扔了十张，对目瞪口呆

的小痞子们说：“我叫兆龙，不服气，有碴锛儿奉陪到底。”不紧不慢，

迈着四方步，转身而去。  

秋蛋一把拔出钉着的刮刀，将刀上的血在启明的衣服上抹干净，

紧追兆龙而去。  

这件事很快在晚上让八戒知道了，正要集合人去血洗兆龙，却被

毕老五压下了。八戒和兆龙之间的血仇又加深了一层。  

事过去了半个多月，这一天，风和日丽，一副好心情的兆龙带着

迷糊、四老包子去动物园玩，105 路车刚走到虎坊桥，上来仨小伙子，

几双眼睛老盯着车里人的口袋，从车尾到车头已经两个来回了。兆龙

明白，这是贼上来了。  

车刚到下一站，上来一个漂亮姐儿们。一张椭圆的脸蛋，非常的

白净光滑，嘴唇饱满红红润润的，又大又黑的眼睛，放着光彩；穿着

一件当时少有的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紧紧地绷出大腿的丰满和臀部的

弹性，修长的身材，亭亭玉立，上身一件白色毛衣，胸前隆起的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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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上去，让人想人非非；一米长的飘逸黑发，既显得与众不同又显得

轻佻妩媚，这是一个任何男人都愿意为她干事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有着不简单的一面。  

她很快选中一个目标：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一看就是外地出

差进京的，手里拿着一个公文提包，时不时摸着拉链上扣着的锁，就

是二傻子，也看得出这个提包里有货。  

这姐们儿很快走近目标，贴近了他的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姐们

儿手里多了个刀片，很利索地将提包的底部割开，两只白葱似的手指

从破口处伸了进去。  

兆龙听哥们儿说过，贼三分技术七分胆，今儿真领教了偏门的绝

技：修长的二指不时上下顶着，那是在给没用的物件挪位置，不要的

往上顶，将摸着的信封往下移，硬是将信封挪到已割开的底部。我操，

不能动了，一个刹车，到站了，人随着惯性倾斜，姐们儿的身体也很

自然地贴向中年人，软软的胸脯很真实地贴在中年人的膀子上。  

“大叔，对不起。 ”女贼灿烂而妩媚地一笑。  

“没……没事。 ”老爷们儿倒哆嗦上了。  

“您哪儿下车？ ”  

“哦，我……我，动、动物园。 ”  

上面话说着，手底下可没停，姐们儿用力拉了一下信封，割的口

太小，只得二次割包，扩大破口。  

一个很大很厚的信封从底部慢慢地抽了出来，很快地到了姐们儿

的怀里，而另一只手也没闲着，找了一个笔记本挡住破口，不然的话，

包里的东西全部会哗啦啦了，那就全完了。  

活儿干完了。  

很甜的笑容，始终盯着中年人的脸，车到站了，漂亮姐们儿突然

三步并两步走下车去，而车上另三个贼也随之下去。  

一种不祥的感觉，刺激着兆龙的大脑神经，他大步走向车门，迷

糊和四老包子也赶紧跟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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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们儿朝着就近的一个僻静的小胡同走着，很悠闲轻松，大约有

二百多米，进了一个女厕所，这是洗货去了。  

不大工夫，漂亮的女人走了出来，三个汉子横在她面前。  

“姐们儿，货到手了，见面分一半。 ”略带东北口音，没跑，碰上

外地的混混了。  

“行，大家都是外面混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姐姐分你们点。 ”女

贼嘴说着，脚步却往后移，手伸向了腰里。她快，对方还快，已有人

挪到了她身后，抓住了她的手背和头发，死命地往上提。  

“小娘们儿，跟我们玩儿这套，够狠，对不起，人和货我们哥儿

仨全要了。 ”对方恶狠狠地说。  

“未必。”声到人到，人到手到，抓住漂亮女佛爷（注：女佛爷——

行话，女小偷。）头发的外地混混，突然感到自己的生殖器离开了自

己的身子，然后是撕裂的疼痛，人不由自主地慢慢地瘫在地上。  

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瞬间。  

没有多余的话，兆龙拉着女人的手，快速地跑了起来，出了胡同，

四个人跑得气喘吁吁，停了步，兆龙松了手，转手要走。  

“你是兆龙吧？ ”女人问。  

“你怎么认识我？ ”  

“嘿，哥们儿别问了，你救我，姐姐请你。 ”  

“我没有让女人花钱的习惯，再说，我也不认识你呀。 ”兆龙道。  

“咱们先找地儿坐下，谁请客先不提，姐姐我跟你好好盘盘道，

我的小救命恩人。”女人挡住他。由于跑得很狼狈，女人头发很凌乱，

配合着她夺魂的双目和大胆的神态，平添几许诱惑和楚楚动人，长这

么大从来没有这么面对面站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的兆龙脸红了。  

越是这样，漂亮女人越是兴奋，强行拉着兆龙残留的二指，说道：

“走啊，兄弟，走，走，走。 ”  

兆龙很乖地，很莫名其妙地让一个小女人牵着走进了柳泉居饭庄。 

还谈不上宾主的四位落了座，女人跟说相声似的，也不看菜单，

脱口喊着： “服务员，点菜。凉菜：肉丝拉皮、酱肚、凉拌腐竹、酱

1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